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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张炜 （连载 67）

大家等了一会儿。“哦哟，好
气量！”憨儿叫着。老者抄手站在
舒莞屏身旁，两眼微眯。有苇秆

移近，接着两位青年出水。憨儿
上前摸摸他们，说：“好生滑溜！”
老者说：“这是一种深海鱼皮，艮
韧绵软，沾水即滑。”舒莞屏叹
服：“好生了得！”老者垂目：“鳖
船为水下神器，也叫‘鬼船’，无
人能防。”

舒莞屏点头称是，问他可通

洋术，老者脸色稍愠：“在下无非
熟谙阴阳，易学为基。”舒莞屏不
解的是鳖船既为潜行，水下兵勇
怎样进出。老者双颊颤抖，笑在眉
梢：“这就是神妙所在了。”

五

火器营比预想的大了许多，
除了制坊还有演试场。演试要在
一个广阔的地方，那是无垠的荒
野。火器仿制颇难，成批制作的有
“火练长杆枪”，是来复枪和老式

“鸡捣米”的合体：五十步开火，砂
弹可致敌满脸血花。来复枪需端
庄瞄准，稍有惊慌即弹飞偏向，而
霰弹密挤如蝇，何愁不能命中。
仿制短铳比洋货稍大，长若七寸，
配以柞榆木匣，斜挎腰间，自有无
上威风。双响枪、喇叭枪、铁珠
枪、小手炮、滚雷子，各色火器层

出不穷。
憨儿最注目另一种杀器：飞

镖。匠师出示十字花镖具。憨儿取
镖再三捻动，在头上蹭几下。有人
在几丈远的杨树上画好人形，憨
儿说一声“着”，腕子一抖，镖刃深
扎“咽部”。众人呼赞。憨儿又将几
支镖连连挥出，全部击中。“憨儿

好生了得！”舒莞屏扳住他的肩
头，欣悦难禁。

看过制坊，卫士问起“凌空羽
舟”，老匠师点头：“请巡督大人指
教，日后也好说与国师。”说着往
一座草顶大屋走去。这里比所有
房舍都要高敞，墙壁案头到处悬

摆竹木。墙上图绘各异：大鸟状、
风筝状、飞人状。
“若要飞上高空，必得借助风

力？”舒莞屏问。“大人所言甚是。
风者，无色无嗅无形也，上天呼纳
之气也。”老匠师两臂扇动。墙上
绘一巨大风筝，尾部冒出腾腾烟
雾。憨儿说：“敢乘羽舟，必是不怕

死的主儿。”
离开火器营即奔种植场。两

场相距稍远，抵达已近黄昏。暮色
中出现了无边田畴，人人呼叹：
“真大园也！”驶过麦田，芒穗齐整
饱满，甚是喜人；穿过烟田，叶片
翩翩宛如鸟翼。舒莞屏叹道：“好
个种植场！”

营中管带是一位眯眼瘦子，
双唇张开，露出一口坚牙。他对巡
督躬身施礼，举袂端平，颇有古
风。舒莞屏问：“这里除了麦菽，
可有其他？”“回大人，酒坊、烟
坊、畜坊，还有‘黑银坊’。”说到
最后一坊，营管微笑捋须，“巡督

明日便知。”
第二天看过烟畜酒坊，最后

便是“黑银坊”。原以为是冶炼的
坑矿，想不到营管带领他们乘车
驰走半个时辰，穿过密织水汊，又
爬高高的沙岭。登岭一望无际：微
风摇曳中一片花海！“想不到这般
妍丽！”舒莞屏大赞。营管引他们

步入花海，指点：“大人细看花
茎！”舒莞屏见花瓣下生出球果，

问：“可食？”“大可食之！旺血迷性
的神品，也就是‘大烟’！”“罂粟？”
“是的大人！在下所说‘黑银’，此

物也，为银库最大进项。”舒莞屏
凝眉：“如此毒物怎可经营？”营管
摇头：“大人有所不知。烟饼外运
既可变换银两，又能消磨敌锐，何
乐而不为？”

六

舒莞屏自外营归来，小棉玉
说：“公子啊，我正要差人传你哩！
大公要去行营啦！”“啊！大公！”
她凑近：“还记得大公与革命党北
方特使之约？”“记得，烟台顺德饭
店？”“因走漏消息，不得不改换地

场。大公提议行营，特使同意了。”
舒莞屏有些高兴：“我去行营？”
“自然要去。公子稍做准备，近二
日就要启程了。”

行营之旅，小棉玉和舒莞屏
一起。他们与大公的车子相距五
丈，中间是骑马男子，后面车辆载

随员杂役。天气不热，绿色正盛。
小棉玉没有谈兴，一路沉默。她与
舒莞屏一起，时常陷入缄默。舒莞
屏引出一个话头，她或短语应付，
或充耳不闻，呼吸有些粗重。“提
调可有不适？”小棉玉声如蚊虫：
“我好着。”

他想谈几日见闻，特别是革

命党特使。几下颠簸，小棉玉碰到
他的身体，慌得如同雏鸟。他说到
那个特使：“提调大人，特使竟为
家父故交，真是太巧了。”小棉玉
瞥一眼，并未言语。“想必是年纪
很大的人了。”小棉玉摇头：“出洋
还是少年。”舒莞屏神往地望着窗

外闪过的田畴。一只扑来复去的燕
雀，一只蝴蝶。又见青杨。啊，流动
的长渠，奔跃的野兔。“革命党！我
在同文馆听说过。就要见到了！”
他有些兴奋。

车子停于半途驿栈。有人寻
舒莞屏，引他进入一个房间。大公
已坐在桌前，做个手势让其坐下。

小巧精致的金边瓷杯，澄黄的茶
汁。他端起杯子，又嗅到了茉莉香
气。“那个人终于要来了。”她摘下
手套，露出纤纤十指。他好像第一
次切近看这双手：无一粗疵，匀细
柔软。就是这双手为自己拆散发
辫，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仪式：西洋
通常要为年满十八岁的人举行庄

重的成年礼。“可我早就过了那个
年纪。”他心中念道。
“大公，我想到特使未免忐

忑，还请大公指点。”舒莞屏微微
仰脸。大公微笑：“公子不必紧张。
我们对他同样生疏，不过他不会忘
记舒大人当年的襄助吧，这自有一

份情谊在。”“我总觉得他们革命
党，与大公相像。”“哦，说说看。”
“他们，”舒莞屏抿抿嘴，“我说不
好。不过在同文馆听说了，革命党
是要‘驱逐鞑虏’的。”大公点头：
“所言甚是。这就好。我对会面一
直期待。”舒莞屏有些冲动：“大公
在未来的一天，能与他们总首会

面，那该多好！”“会有那一天吗？”
“一定会的！”大公站起：“我的公

子多么聪慧！”笑声如渠水流动，
清朗明亮。该启程了。

（未完待续）

当他把自行车歪七扭八骑回北斗村时，年三
十的夜幕已降临了。

他觉得无论如何都得先去温家走一趟。拉拉
话，拾个底，心里有数些。

他提着四色水礼刚出门，就被村子中心传来
的三眼枪声震得停住了脚步。那是一种用铁器装
了火药放出来的响声。器形像手榴弹，有三个大拇
指粗的筒，装三管火药，再安三个捻子，能一连发
出三声响来。俗称铳子。在北斗村，除了结婚娶媳
妇、正月耍社火，平常过年放铳子的，也就孙铁锤

家。整整放了三十响，说明有十把枪，十个人同时
在放。孙铁锤弄啥都讲排场。

当他从斜坡上仄仄斜斜趔趄到温家后檐沟
时，孙铁锤家的团年鞭炮还没放完，从响声估计，
一千头的响鞭至少也在三十挂。整个北斗镇都兴
这个，看谁家过年炮放得多，门口炮子纸厚。当然，
在北斗村，一般没人敢跟孙家比。你就是有，也得

悠着点，那风头是抢不得的。
只听温如风在家里骂：“孙铁锤是死了娘吧，

要弄这大的响动。”
大户人家死了爹娘过白事，或者三周年纪念，

也是要放铳子的。

13 出天星
安北斗踏进温家大门时，温如风正在包面，这

家伙现在又弄了台压面机，钱终是挣不够。大概谁
家要过事，每把面的腰封上，还贴了花如屏剪的双
喜剪纸。
“都三十晚上了，还忙？”没等他问完，温如风

就来了气：“要不是挨了黑打，一个年关，能挣平常

几个月的钱。老子迟早是要把他们的黑血放了！”
安北斗一听这话，心里就发起毛来，急忙把话

朝一边岔。他本来准备叫存罐的，这样叫着亲切，
可还是打住了：“如风啊，南书记本来说要来看你
的，可他母亲身体不好，就让我来代他拜个年，这
是人家行的礼。”

他把南归雁给他的东西，又给温如风拿来了，
并且还加了他娘灌的香肠。

“经当不起！只要他南归雁把害我的哈 抓住，
比啥都强。我们人物小，吃了大人物的东西克化不
了。你娘做的香肠我留下，是个人情。”

花如屏接了香肠，拉过凳子让他坐，他才坐下。
“老同学啊！”
“也经当不起！你是政府干部，我是个烂推钢

磨、压面的，你就叫我温如风吧。”他把两尺多长的

切面刀，铡在风干的长面条上，弄得满案子咔咔嚓
嚓直响。那刀刃在灯光下显得亮晃晃的，锋利、寒
凉。

花如屏给安北斗泡了茶端来，问：“你家团年
饭都吃了？”
“还没呢。”
温如风说：“那你还不回去陪爹娘吃团年饭，

朝这里跑啥。”

“你们不是也还没吃嘛！”
“我们是啥家儿，能跟你们干部比？年这玩意

儿，都是舔肥尻子咬瘦 的货，哪儿红火朝哪儿钻。
我们就是熬日头的，还有年！”
“看你说的这些话，像不像个老同学。”
“自你考上大学，我们就两清了。”
“如风，我安北斗是哪儿把你得罪了，连同学

关系都两清了？”

“我知道你们是怕我再出去告状，让镇上难
看，才又是行礼，又是拜年的。实话跟你说，北斗，
安干事，我啥都不要，就要把打我的人揪出来。还
有那半棵树，不能让孙铁锤独吞了。树当年没用的
时候，年年都是我喷药，树心都快让虫吃完了。这
阵儿值钱了，他夜半三更偷着卖了，天底下哪有这
样的怪事？还下黑手把人往死里打！村上是他孙铁

锤说了算，那派出所、镇上呢？也都是孙铁锤当家？
何首魁、南归雁都是干啥吃的？这天底下还有没有
王法？你信不，他县委王书记这次要是不给我把事
弄清白，我就连他一起告。光脚不怕穿鞋的，咱走
着瞧！”

面对温如风如此凌厉、决绝的态度，安北斗有
些暗暗吃紧。草泽明老师之所以要给他起名温如
风，就是因为他那阵儿蔫不处处的，温顺如春风。
而今夜的温如风，简直是料峭如铡面刀了。

外面的鞭炮和铳子又响了。儿子温顺丰从耳
房直蹦跳着出去看去了。

花如屏说：“孙铁锤家是咋了，年三十晚上就
放这么多铳子，那明早出天星，还不知要咋放哩。”
“哈 货，看他能活到大年初一早上！”说完，

温如风把那铡面刀在案子上狠狠砍了一刀，刀尖端
直扎进了椴木板，整个刀身都竖了起来。刀口寒光
闪闪，刀背厚如火钳，无论用刀口还是刀背，都能

让承受方无法安生到大年初一早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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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恋爱不久，舒袖就把他
的耳朵挂在嘴上。有天晚上，那时

候初平阳还在淮海师范大学教授
西方美学，在他的单身宿舍，在床
上，窗外的灯光照进五楼的黑夜，
他看见舒袖撑起上半身，一张脸
悬在他面前。
“你干吗？”
舒袖摩挲着他的两只耳朵

说：“我想吃掉你的耳朵。”

“又不是猪耳朵，不好吃。”
“一定很好吃。”舒袖说，头发

披散下来，声音和气息一下子充
满了情欲意味，“你不知道我有多
喜欢你的耳朵。”
“好，让你吃。”他胳膊一撑翻

到她身上。
后来，黑夜平息，舒袖摸着他

潮湿的耳垂说：“我怎么就喜欢上
你了呢？我还以为你有多帅，你看
看这张脸，眼睛不大，鼻子不高，嘴
倒不小，下面的牙齿也没长齐。”

“那怎么又喜欢了呢？”
“耳朵。”她像复仇一样揪住

了它们，“我喜欢你的耳朵。”然后
一口咬住了右边的那只。在他觉
得耳朵可能要流血之前，她松开
嘴，说：“平阳，我决定了，你辞职
我也辞，和你一起去北京。”

那时候初平阳实在忍受不了
师范大学的生活，决定辞去教职到
北大去考博士。所有人都觉得他
疯了，就算你要念博士，就算你不
愿在这里教书，那也可以考上以
后再辞职。工作如此难找，好工作
更难找，真是疯了。父母发动了能
够说得上话的任何人，他姐姐初平

秋，他的朋友杨杰、易长安，他的
同事吕冬，他的女朋友舒袖，他的
那时候尚未去世的外公外婆，每
个人都苦口婆心，大道理加起来可
以编多卷本的《劝慰宝典》，都没
用。他铁了心要走，多一天都待不
下去。他可以教书，每天的课排得

满满的都没问题，但他就是不愿意
继续兼任系里的辅导员。

中文系有九百八十二个学
生，吃喝拉撒睡再加上日常学习和
管理，完全可以想象这近千号人的
杂事有多大的一摊。丢了饭卡要
找你，衣服晾没了要找你，练字的
毛边纸被人偷偷拿走擦屁股了要

找你，班费开支要找你，选举一个
小组长要找你，迟到早退要找你，
自行车放错了地方要找你，教材

缺了一页要找你，同学打架要找
你，和兄弟系科足球联谊赛对方啦
啦队骂粗话要找你，女学生第一次
接到匿名情书要找你，男同学揍了
情敌也要找你———这还都是学生
的事。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那头的

事更多：领导开会要找你，布置任
务要找你，找人打扫卫生要找你，
给学术讲座凑人头要找你，某学生

无故旷课任课老师要找你，不守
纪律课堂捣乱要找你，作业不交
要找你，临时调课要找你，突然想
出来的课后作业通知要找你，学
生课堂上晕倒了要找你，系领导
被学校领导批评了撒气泄火要找
你，系科工作计划的撰写要找你，

学生工作学期总结、年度总结要
找你，领导写发言稿要找你，系里
信息查询要找你，教室更换要找
你，开会音响设备的租借要找你，
教师之间和家庭内部出现矛盾纠
纷要找你，陪领导和显赫的家长
喝酒吃饭要找你，等等等等。只要
是一个人可能出现的事，只要是

一个系科可能出现的事，只要是
一所大学可能出现的事，包括那
些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事，这所
大学中文系的辅导员都可能遇
到，而且必然能遇到。从早上睁开
眼，到半夜终于能在自己的小床
上安静地躺下来，这一天又一天，

初平阳觉得自己是在沼泽地里永
无尽头地跋涉，他经常在梦里看
见自己长变了样，高雅的时候是
绝望的西绪福斯，通俗的时候是
个疲惫的老妈子。

初平阳刚毕业进来时，系里
还有一个辅导员，开学半个月，四
十二岁的女辅导员病了，什么病

医生也说不清楚，但休养是必须
的，如果不累应该问题不大，若劳
累肯定每况愈下。辅导员的工作

怎么可能不累呢？她请假休息了。
系领导不知道她啥时候能够回到
岗位，又不愿意随便增加辅导员
岗位，养活现在的教职员工已经
够他们受的了，只能拿年轻教师
开刀。初平阳新来的，看上去身体

也经得住折腾，就你了。
初平阳坐在系主任办公桌对

面的椅子上，提着半个屁股谨慎

地说：“我想认真地把书教好。”
“没问题，你只管好好教。”系

主任说，一边往自己的烟斗里塞香
烟。他把烟点上，烟斗在嘴的前方
下降再升起，白色的烟卷如同身材
姣好的舞女，烟雾袅袅，系主任所
有的牙，包括依然健在的智齿都是

黑的，像北大荒的土地一样充满质
感，在这个前知青灰暗的面孔前，
那舞女甩动千回百转的长袖子。
“你可以教得和方鸿渐一样好。”
他是“钱学专家”，以擅长给《围
城》作注闻名。
“我的意思是，主任，我只想

教书。”

“在我看来，不存在只能教书
的好大学老师。”
“可是———”
“没有‘可是’。我的中文系没

这个词。”系主任说。舞女的袖子
越来越长，越来越大，袖子背后主
任的脸像窗外的阴天，雷声从遥远

的地方正往这个城市赶。“初老
师，你可能不知道，我只喜欢递
进，不喜欢转折。”
“那，我得兼职多久？”
“丁老师上班的时候。”
丁老师，女，四十二岁，离异，

得了一种不知名的病，已经开始在
家休养。初平阳想起刚进系里时

看见的丁老师，如果忽略她灰白的
长头发，不论从前面看还是从后面
看，他都以为那是一个枯瘦的男

人。多年烦琐忙碌的辅导员工作
模糊了她的性别。有一天她和刚
下课的老师开玩笑：“只有我女儿
叫我‘妈妈’的时候，我才想起来
我是个女的。”老师们都笑了，初
平阳没笑。他在想，如此乐观的人

老天为什么要让她生怪病呢，不公
平。她在多么努力地生活啊。

（未完待续）


